
维摩方丈与随身丛林——宋僧庵堂道号的符号学阐释 	

周裕锴	

	

古人起室名别号之风，由来已久。在以室名为别号的古人中，有个特殊的僧人群体，其

庵堂之名是禅僧自称或他人所称的别号，统称为“庵堂道号”。周裕锴先生此文，以宋代禅

僧的庵堂道号为对象，从历史、宗教、哲学多个角度阐释其作为符号的意义，而尤致力于其

空间形象的纵向演变及其文化内涵的横向融通。	

	

⼀一、从⼭山林林到居室：唐宋禅僧别称的演变  

 

阅读或浏览过宋代禅宗典籍的学者多少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同⼀一个禅师在不不同的禅籍

⾥里里可能有多种称呼。例例如北北宋克⽂文禅师，《建中靖国续灯录》称其为“洪州泐潭⼭山宝峰禅院

真净禅师”，《联灯会要》称其为“洪州宝峰克⽂文禅师”，《嘉泰普灯录》称其为“隆隆兴府泐潭

真净云庵克⽂文禅师”，《五灯会元》称其为“隆隆兴府宝峰克⽂文云庵真净禅师”，《禅林林僧宝传》

称其为“泐潭真净⽂文禅师”，《⽯石⻔门⽂文字禅》称其为“云庵和尚”。诸多名称中，洪州（隆隆兴府）

是地名，泐潭是⼭山名，宝峰是寺名，真净是赐号，云庵是庵堂道号，克⽂文是法名。 

 

各种名号虽然复杂，但⼀一般说来，从唐到宋，从北北宋到南宋，禅僧习惯性的称呼发⽣生了了

较⼤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在禅宗的话语系统⾥里里，唐代禅师的别称⼤大多是取其所居之⼭山名，如

称⾏行行思为“⻘青原”，称怀让为“南岳”，称怀海海为“百丈”，称惟俨为“药⼭山”，等等。这种以⼭山名

称呼禅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北北宋，如称省念为“⾸首⼭山”，称重显为“雪窦”，称慧南为“⻩黄⻰龙”，

称⽅方会为“杨岐”，称守端为“⽩白云”，等等。 



然⽽而，到了了北北宋后期，禅林林开始出现以庵堂之名代称禅师的状况。如惠洪《⽯石⻔门⽂文字禅》

中的诗⽂文称其⽼老老师克⽂文为“云庵”，称其师兄⽂文准为“湛堂”。在⼀一些禅林林笔记⾥里里，这种庵堂称

呼更更为普遍。宋释道融《丛林林盛事》曾指出这种现象的起源： 

 

庵堂道号，前辈例例⽆无，但以所居处呼之，如南岳、⻘青原、百丈、⻩黄檗是也。庵堂者，始

⾃自宝觉⼼心禅师谢事⻩黄⻰龙，退居晦堂，⼈人因以称之。⾃自后灵源、死⼼心、草堂皆其⾼高弟，故递相

法之。真净与晦堂同出⻩黄⻰龙之⻔门，故亦以云庵号之。觉范乃云庵之⼦子，故以寂⾳音、⽢甘露露灭⾃自

标。 

 

在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卷⼆二〇⾥里里，⼀一共收录了了圆同庵、觉庵、如庵、朴庵、梦庵、痴

庵、懒庵、堕庵、破尘庵、报慈庵、明极堂、昭昭堂、⼀一麟室、宜独室、藏六轩、俱清轩、

解空阁等⼗十七篇为禅僧⽽而作的室铭。此外，在同书卷⼆二⼀一、⼆二⼆二⾥里里，⼜又有为画浪轩、⽆无证庵、

菖蒲斋、⼀一击轩、寄⽼老老庵等庵堂⽽而作的记，在同书卷⼆二三、⼆二四⾥里里，还有为堕斋、薝⼘卜轩、

待⽉月堂等庵堂⽽而作的序。其中多数室名不不仅是⽅方丈建筑之名，⽽而且也是僧⼈人的道号，此外还

有完全与建筑⽆无关的庵堂道号。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惠洪⽣生活的北北宋后期，禅林林

中以庵堂为道号已成为流⾏行行⼀一时的⻛风尚。 

 



 

惠洪《藏六轩铭》《俱清轩铭》，《⽯石⻔门⽂文字禅》卷⼆二〇，明径⼭山寺刻本 

 

以庵堂为道号起源于祖⼼心禅师，其后临济宗⻩黄⻰龙派诸僧竞相仿效。⽽而⾃自北北宋末⾄至整个南

宋，这种⻛风⽓气在临济宗杨岐派中更更⼤大⾏行行其道，禅僧⼏几乎⼈人⼈人有庵堂道号，⽽而且多以庵堂闻名

当世。云⻔门宗、曹洞洞宗也受此⻛风⽓气影响，以庵堂为道号者⼤大有⼈人在。如云⻔门宗的⽉月堂道昌、

照堂了了⼀一、寂室慧光、已庵光孝，曹洞洞宗的闻庵嗣宗、⽯石窗法恭、了了堂思彻、微庵道勤勤等。 



与此相对应的是，⾃自北北宋末起，禅宗典籍尤其是禅林林笔记的书写，更更倾向于以禅僧的室

名代替其所在⼭山名。如祖⼼心禅师，除了了传灯录⼀一类的著作在⽬目录上仍仿照传统惯例例称其为“⻩黄

⻰龙”祖⼼心禅师外，⼀一般的⽂文本叙述⼤大抵称其为“晦堂”。南宋禅师更更是如此，称庵堂即知其⼈人。

如果全⾯面梳理理现存禅籍的记载，可⾮非常明显地看出，从唐代祖师到宋代（尤其是南宋）禅僧，

⼈人名别号已发⽣生由⼭山林林符号到居室符号的演变，⽽而其中的意义颇耐⼈人寻味。  

 

 

⼆二、从客观指称到⾃自我认同：宋代室名取代⼭山名的空间含义  

 

就禅宗⽽而⾔言，⽆无论是唐代的地名代⼈人名，还是宋代的室名代⼈人名，其实都属于空间形象

的符号。前者属于⾃自然地理理空间，是以“所居处”的物理理环境称之；后者属于⼈人⽂文建筑空间，

是以“道之所据”的宗教观念称之。这两种⽅方式，与唐宋⽂文⼈人的别号取名⼤大致相同，如少陵、

⾹香⼭山、樊川、东坡、⼭山⾕谷、后⼭山、柯⼭山之类，就是以地理理空间代称⼈人名；⾄至如简斋、容斋、

诚斋、晦庵、稼轩、澹轩、默堂之类，则是以建筑空间代称⼈人名。 

 

进⼀一步⽽而⾔言，唐代祖师的“居处”，不不仅是⾃自然地理理空间，同时也是开放性的公共空间。

⽐比如“百丈”，本是洪州奉新县百丈⼭山，是禅僧聚居的⼀一处“丛林林”，既属于怀海海，也属于历代

住持者。 

 

宋代禅师的庵堂，则不不仅是⼀一种封闭的建筑空间，同时也是⾃自⾜足⾃自处的私⼈人空间。⽐比如，

“⻩黄⻰龙”，本是洪州分宁县⻩黄⻰龙⼭山，为先后住持过的禅师慧南、祖⼼心、元肃、悟新、惟清、智

明、善清、德逢、道震等所共有，以“⻩黄⻰龙”称慧南以外的禅师，很易易引起误会。⽽而“晦堂”则



只属于祖⼼心，“死⼼心室”只属于悟新，“昭默堂”只属于惟清，“草堂”只属于善清。换⾔言之，庵

堂只属于禅师个⼈人，是私⼈人参禅学道的宗教场所，作为⼈人名符号有其意义指向的规定性。正

因为庵堂是⼀一种⾃自⾜足⾃自处的私⼈人空间，故⽽而庵堂的命名便便与纯粹的⾃自然⼭山⽔水称呼截然不不同，

较鲜明地体现出庵堂主⼈人的宗教⼈人⽂文意识。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中，宋僧好以庵堂为道号的⻛风⽓气也显⽽而易易⻅见（《卍续藏》第115

册） 

 

道融《丛林盛事》在⽐较了唐宋禅师称呼的区别之后，还特意讨论了庵堂道号命名的原

因和理由： 

 

⼤抵道号有因名⽽召之者，有以⽣缘出处⽽号之者，有因做⼯夫有所契⽽⽴之者，有因

所住道⾏⽽扬之者。前后皆有所据，岂苟云乎哉！ 

 

他认为，庵堂道号的命名皆有⾃觉的宗教意识，或为⾃⾝的⽣缘出处，或为做⼯夫时的

体悟，或为所追求的禅学境界，都有其内在依据。 

 



总⽽⾔之，从唐代祖师的以“所居处呼之”，到北宋晚期以后禅僧以庵堂为道号，可明显

看出禅门别称空间形象的演变，这就是从禅院所在的⼭林转向禅僧所在的居室，由朴野的⾃

然空间转向优雅的⼈⽂空间，由外在的公共空间转向内在的私⼈空间，由具象的物理空间转

向抽象的精神空间。这种⼈名符号的变化，在很⼤程度上意味着宋代禅林从农禅向⼠⼤夫禅

的转型，即由“把茅盖头”的⼭林⽣活，上下均⼒的“普请”劳动，⽇益转向禅房静室的寂默⾃

省、焚⾹默坐、读经参禅，甚⾄吟诗作画。 

 

 

三、维摩⽅方丈：庵堂与书斋的异质同构  

 

当禅僧⽇益将庵堂作为⽣活空间与精神空间之时，其功能便与⼠⼈的书斋有了某种相通

之处。如果我们横向⽐较⼀下宋代禅僧庵堂道号与⼠⼈室名别号的符号学意义，便可看出⼆

者之间有不少的共性。 

 



 

维摩诘（敦煌壁画） 

 



关于宋代⼠⼈书斋的意趣，已有学者作过详尽的论述。我在这⾥特别要强调的是，维摩

⽅丈的意象，很有可能是连通禅僧庵堂与⼠⼈书斋异质同构的桥梁。张海沙教授论及宋代⼠

⼈⽣活的典型环境“维摩⽅丈”时，引⽤《维摩诘经》所描写毗耶离⼤城中维摩诘之室，并指

出：“正是这样⼀个维摩⽅丈，它将外形的简陋迫窄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博丰富结合了起来，

它将精神世界的与尘世隔离和在现实⽣活中的和尘同光统⼀了起来。”（《曹溪禅学与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此，我再补充如下三点： 

 

⾸先，宋⼈诗⽂中所⾔及的“维摩⽅丈”，不仅是居⼠参禅的处所，也是其读书的居室，

兼具庵堂和书斋的功能。⽐如，欧阳修之⼦欧阳棐（字叔弼）新建了⼀所⼩斋，题名“息斋”。

苏轼为此息斋作诗，有句⽈：“羡君开此堂，容膝真有余。拊床琴动摇，弄笔窗明虚。”（《与

赵陈同过欧阳叔弼新治⼩斋戏作》）摇琴弄笔，⾃然是书斋的趣味。⽽陈师道唱和苏诗则⽈：

“丈室⼋尺床，称⼦闭门居。”（《次韵苏公题欧阳叔弼息斋》）任渊注引《维摩经》云：“即

以神⼒，空其室内，惟置⼀床，以疾⽽卧。”强调其作为佛教居⼠的⽣活场景。同⼀“息斋”，

同⼀丈室，或为书斋，或为禅房，书与禅合⼆为⼀。 

 

其次，在宋代，不仅号称参禅学佛的居⼠，⽽且那些看似纯正的儒家道学先⽣，⼼⽬中

都有⼀个“维摩⽅丈”的理想空间。儒家先圣先贤虽有“曲肱⽽卧”、“陋巷⽽居”的故事，但尚

未提供⼀个与宋⼈书斋类似的私⼈空间的典型，因⽽“维摩⽅丈”正好弥补了这⼀⼼理缺失。

丈室的意义当然不⽌是卧病的处所，同时也是修道的、沉默的处所。例如，杨时的学⽣陈渊

“榜所居之室⽈‘默堂’”（《默堂先⽣⽂集》卷⾸沈度序）。 

 



再次，“维摩⽅丈”不仅是宋代⼠⼈⽣活的典型环境，⽽且也是宋代禅僧津津乐道的栖⼼

之处。⽐如惠洪为南岳法轮寺景齐禅师新建“雪堂”题诗⽈：“⾯壁⾼风知独振，薝花细⾬为

谁深。”（《南岳法轮寺与西林⽐居长⽼齐公筑堂于丈室之西名⽈雪堂作此寄之》）薝花，

薝⼘花之略称，即栀⼦花，⾊⽩⽽六出，故以喻雪花，以扣雪堂之名；同时也暗⽰雪堂如维

摩⽅丈。 

 

正是基于对宋代禅僧和⼠⼈皆以维摩⽅丈喻私⼈居室的观察，我们进⼀步发现，这两个

不同群体的室名别号之间存在着⼀个颇有趣的“意义共享”现象，即同⼀个汉字既是禅僧庵堂

也是⼠⼈书斋的冠名。⽐如“了”字，禅僧有“了庵”（景晕）、了堂（思彻），⼠⼈有“了斋”

（陈瓘），皆取其了彻、了悟之义。除了室名所冠字义相同外，更有不少室名为禅僧和⼠⼈

所共有，如⼀庵、⽉庵、⽯庵、此庵、在庵、⽵庵、⾜庵、拙庵、息庵、草堂、退庵、晦庵、

雪堂、复庵、云庵、独庵、默堂、觉庵等等，皆分属僧⼈和⼠⼈。朱熹的“晦庵”恰似禅门的

道号，李邴的“云庵”同于克⽂的庵堂，⽽景齐、道⾏禅师的“雪堂”则合于苏轼的居室。这种

道号室名的同⼀性，当然不是⼀种偶然的巧合，⽽具有其深刻的⽂化内涵。 

 

其⼀，这反映了北宋中叶以后儒释交流与融合的时代精神。⼤儒朱熹之所以号“晦庵”，

固然与他字符晦有关，另⼀个禅林背景也不容忽视。朱熹⾃述年少时精熟《⼤慧语录》。⽽

⼤慧宗杲字昙晦，因此朱熹的⾃号很可能受此影响。“晦”有含蓄深微之义，《左传·成公⼗

四年》：“春秋之称，微⽽显，志⽽晦，婉⽽成章。”又有韬晦隐迹之义，《周易·明夷》：“利

艰贞，晦其明也。”“晦”之义本出⾃儒家，⽽僧⼈反⽽以之名庵堂在前。不过另⼀⽅⾯，据

《僧宝正续传》宗杲本传，张商英称誉宗杲：“为名庵，⽈‘妙喜’，字以‘昙晦’。”⽽“昙晦”



⼆字，正是释儒观念的相加。佛禅与儒家的互动，通过庵堂书斋的相互借鉴⽽表现出来。特

别在南宋，“晦庵”这⼀室名的释儒共享，显⽰了禅学与理学在部分程度上的殊途同归。 

 

其⼆，这体现了北宋中叶以后禅林和儒门共同的⼼性内向⾃⾜的转型。所谓⼼性内向⾃

⾜，⼀是指庵堂书斋本⾝作为个体修⼼养性空间所具有的内向性，不是⾯向⾃然和社会的开

拓，⽽是回到⾃我⼼灵的反省；⼆是指庵堂和书斋命名时的意义取向，多为逃遁回避外在世

界的概念。在追求内⼼世界的⾃我完善⽅⾯，禅学与儒学并⽆⼆致。 

 

 

南宋著名诗僧北磵居简墨迹，现藏东京国⽴博物馆 

 

 

四、随身丛林林：作为移动空间的⼈人名符号  

 

作为唐代祖师代称的“居处”是⼀一种静态固化的空间，⽽而宋代禅师的庵堂道号则是⼀一种可

移动变化的空间。⽐比如惠洪的明⽩白庵，最初结庵于抚州临川北北景德寺，后来⼜又重建于潭州⻓长

沙⽔水⻄西南台寺，寺院已变⽽而庵堂名不不改。 



最初以庵堂为道号者，⼤大抵都实有⼀一庵⼀一堂居住，如祖⼼心退居晦堂，克⽂文退居云庵，惟

清退居昭默堂，都是如此。⽽而到后来，新参禅的和尚也东施效颦，才当⼏几天学徒，根本不不懂

禅理理，不不明道号的来历，本⼈人并没有单⼈人房间，尚在禅房⾥里里⽊木板上睡通铺，便便⾃自号某庵某堂。

《丛林林盛事》记载了了⼀一个笑话： 

 

今之兄弟，才⼊入众来，未曾梦⻅见向上⼀一着⼦子，早已各⽴立道号，殊不不原其本故。瞎堂远禅

师因结制次，问知事云：“今夏俵扇多少？”知事⽈曰：“五百来柄。”远⽈曰：“⼜又造五百所庵也。”

盖禅和庵，才得柄扇⼦子，便便写个庵名定也。闻者罔不不⼤大笑。 

 

刚出家的和尚们都各⽴立庵堂道号，⽽而实际上并⽆无私⼈人别室。所以瞎堂慧远禅师与寺⾥里里知

事戏⾔言，分发五百来柄扇⼦子，就相当于⼜又造五百所庵。这是因为五百个禅僧得了了柄扇⼦子后，

⾃自然会在扇⼦子上书写⾃自⼰己的庵名。瞎堂慧远活动于北北宋末南宋初，这个笑话也表明，以庵堂

为道号的现象，在南宋初的丛林林⾥里里⼏几乎泛滥成灾。 

 

事实上，《⽯石⻔门⽂文字禅》中惠洪为之作铭、记、序的诸多庵堂，其中有些庵堂就未必实

有其建筑，不不过是禅僧为⾃自⼰己命名的道号⽽而已。如《觉庵铭》⽈曰：“道⼈人闻公以四威仪为庵，

⽽而以觉名之，随身丛林林之别名也。”四威仪指僧⼈人的⾏行行住坐卧，“以四威仪为庵”就是以⾏行行住

坐卧的主体即身体为庵。所谓“随身丛林林”，意思是说此身体⾛走到何处，何处就是修禅的丛林林，

也就是⾃自⼰己的庵堂。 

 

当庵堂脱离建筑⽽而成为纯粹的道号之时，便便不不仅是伴随禅僧移动的抽象空间符号，⽽而且

也是栖居“妙圆密海海”⼼心性的⼈人体⼩小宇宙的符号。“随身丛林林”的庵堂道号，进⼀一步将狭窄丈室



的私⼈人空间浓缩为随身携带的⼼心灵空间。由此⽽而来，“⽅方丈⼩小世界，世界⼤大⽅方丈”就有了了进⼀一

步演化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倾向。惠洪在《⽆无证庵记》⾥里里问⽆无证禅师“庵所

在”，⽆无证笑⽈曰：“以太虚为顶，以⼤大地为基，以万象为床榻，以天魔外道为侍者，举⾜足下⾜足，

皆是妙圆密海海。”惠洪⼼心知其戏，⽈曰：“⼦子岂所谓随身丛林林者乎？”“⽆无证庵”本是个⼦子虚乌有

的东⻄西，⾃自不不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无证禅师的回答，将太虚、⼤大地、万象、天魔外道皆纳⼊入

⼼心性的妙圆密海海，⽽而以随身的⽆无证庵将“宇宙”与“吾⼼心”包容在同⼀一空间。 

 

这种“随身丛林林”现象不不只存在于庵堂道号中，⼠士⼈人的室名别号也有相同的情况。根据陈

乃乾编《室名别号索引》⼀一书所收室名别号来看，其中“室名”其实可能包含三种情况：⼀一种

仅指某室主所拥有的房屋，具有物质层⾯面的建筑形态，室名乃是对建筑的命名，⽆无关乎别号；

另⼀一种则以室名的形式作为室主的别号，以之⾃自称或为他⼈人所称，其室实有建筑形态，为室

主居住的书斋或⽅方丈；还有⼀一种则是虚设的室名，并⽆无建筑形态，仅借室名以⾃自称，相当于

“随身丛林林”。⽐比如，据《室名别号索引》所载，南宋张镃有千岁庵、天镜亭、⽂文光轩、⽔水北北

书院、⽟玉照堂、亦庵、安闲堂、把菊亭、味空亭、宜⾬雨亭、尚有轩、芳草亭、⻓长不不昧轩、恬

虚庵、界华精舍、约斋、美芝亭、俯巢轩、宴颐轩、书叶轩、泰定轩、真如轩、清夏堂、现

乐堂等等数⼗十种室名，然⽽而其中以之为别号者，则仅有“约斋”这⼀一室名。从另⼀一个⻆角度说，

张镃⾃自号约斋，⽆无论他处于何种空间，处于何种亭轩庵堂之中，他⼈人皆可以“约斋”呼之。⾄至

于前举“觉庵”、“⽆无证庵”之类，则并⽆无建筑形态之庵堂与之对应。概⽽而⾔言之，所谓“古⼈人起

室名别号之⻛风”乃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室名⾮非别号，建筑符号独⽴立存在，与⼈人名符号⽆无关；

第⼆二种是室名即别号，建筑符号与⼈人名符号相统⼀一；第三种是室名⾮非居室，⼈人名符号脱离建

筑独⽴立存在。这是三种意义不不尽相同的符号，不不可混为⼀一谈。 

 



结语  

 

宋代禅林林庵堂道号的出现和流⾏行行，归根到底是唐宋⽂文化转型的产物之⼀一。⼀一⽅方⾯面，禅僧

别号由室名取代⼭山名成为主流，显示出唐代以“普请”（上下均⼒力力的劳动）为特点的农禅逐渐

演变为“以笔砚为佛事”的⼠士⼤大夫禅，这由庵堂与书斋命名的若⼲干共性可得到证明。另⼀一⽅方⾯面，

由⼭山林林到居室再到随身的别号变化，显示出禅林林与儒林林退避世界、由外界返回⾃自⼼心的内省化

倾向，这与整个宋代⽂文化的内向化同步。此后，元明清僧⼈人和⼠士⼈人的室名别号⼤大抵沿着此条

轨迹⽽而变本加厉。⽽而庵堂道号这⼀一具有宋型⽂文化的⼈人名符号，也随着禅宗的东传，在⽇日本五

⼭山禅林林⽂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周裕锴《维摩⽅方丈与随身丛林林——宋僧庵堂道号的符号学阐释》，刊于王⽔水照、朱刚主编

《新宋学》（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年 

	


